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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戏曲表演中，有很多行当和流派，比较广为人知的是：

旦角中的四大流派：梅、尚、程、荀，和生行中四大流派：马、谭、

杨、奚。还有余叔岩先生的“余派”，周信芳先生的“麒派”，汪正

华先生的“汪派”等等流派，这些都京剧艺术的精华。它在中国古老

的民族文化的基础上不断综合、融化、丰富、提高，形成了一个博大

精深的艺术体系，被尊称为“国粹”。京剧依靠生、旦、净、丑、等

诸多的行当在舞台上演出了一个个精彩的故事。京剧的生行，在所有

行当中位居第一。可以说在京剧绝大部分的戏中都能看到生行的身

影，无论是以前还是当代，老生演员的人才辈出，流派纷呈。但是要

说我 喜欢哪个“门派”？那我首先要说:我 爱的就是杨宝森先生创

立的“杨派”。

杨宝森先生在创建流派艺术上可以说作了一个典范，只有继承

好了，才能发展。杨宝森先生 开始学习的是“谭派”后学习了“余

派”艺术的基础上，他根据本人倒仓后的嗓音条件，并结合他多年的

艺术实践、创出一种崭新的唱法，自成一家，成为杨派艺术的创始

人。在30年代末，他与马连良、谭富英、奚啸伯一起并称为“四大须

生”。1939年，他曾组织宝华社挑班演出。杨派艺术在50年代初就形

成了，只是没有广泛的流传，其艺术造诣日臻完美，杨派艺术渐渐流

行。杨派之所以能够兴起，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的。

在20口30年代，风驰全国的是余、言、高、马四派的唱腔，他们

的共同特点是纤巧、华采。听众们已经需要有·一种新的唱法来满足

他们的要求，“杨派”便应运而生了。京剧兴旺地的北方迅速沦陷，

民众的悲凉苦况也需要宣泄，因此在40年代以表演悲剧见长的“杨

派”便崛起了。

通过本人多年来学习杨派，在我看来，杨派的唱腔特点大致可

以分为一下几种：低回、婉转、深沉、悲凉、凝重，加之富有杨派的

独特的苍劲，演唱兼有韵味和气势，而这二者间的平衡是比较难把握

的。从杨先生的各种资料和实况录音中，可以听出他在这二者之间作

出了 大限度的协调。毕竟在剧场中表演要考虑到演出收益问题，所

以不能只追求韵味。这也是由于他的演唱属于深沉的风格，不比马派

谭派更直接地吸引观众。也许杨派的演唱，更像老谭、余叔岩，乍听

起来并无太多特色，但随着演出进行，观众会越陷越深，直至完全沉

浸其中，甚至达到“戏我两忘”的欣赏状 。

杨派对于琴师的要求比较严格，杨先生的琴师，也是他的堂兄，

著名京胡大师，“杨宝忠”先生，他们在配合方面，可以说是珠联璧

合。杨派“紧拉慢唱”的旋律优美富有苍劲。这一特点在《空城计》

“西皮慢板”的，—段唱中得到了突出的表现。“我本是卧龙岗散淡

的人”一句后，胡琴有一大段过门，杨宝忠先生拉得有如暴风骤雨一

般。听众听完了这一段奇紧的过门后听到的却是悠闲自在的慢唱，在

强烈的对比气氛中获得了极大的艺术享受。

杨派的代表作有很多，比如，《洪洋洞》、《失、空、斩、》

《伍子胥》、《碰碑》、《大、探、二、》等等都是杨派的的经典唱

段。其中《失、空、斩、》斩马谡一折，“火在心头难消恨”的一段

“西皮快板”，场面上起“乱锤”，鼓点密得很，“杨派”的唱也毫

不松懈，一口气就唱了下来，将紧张的气氛和紧张的心情表露无遗。

《文昭关》里“二黄慢板”“俺伍员好一似丧家犬”的“犬”字，以

叹气的形式吐出，力道越来越轻，语气自然下降，恰如其分地表现了

伍员悲凉凄惨的心情，达到了丰富人物形象的目的。“杨派”独创了

《洪洋洞》里“又 知焦克明私自后跟”的“克”字的唱法。在谭富

英先生的这出剧里的“克”字念本来音，和杨先生则把它给改变发音

为“ko”,在唱高腔时先压低嗓音，再放高，巧妙地掩饰了他高音不足

的缺点。杨先生的演唱，不仅有一种深藏其中的“悲”，更有一种力

量。以《洪羊洞》为例，就有一种就死而不甘的气势，并不是衰弱到

底。尤其是“自那日”一段，快而稳，跌宕起伏的唱腔，堪称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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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京剧依靠生、旦、净、丑、等诸多的行当在舞台上演出了一个个精彩的故事。本文以笔者 爱的“杨派”为例，展现京剧杨派的艺术表演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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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末十分钟的[散板]，把重病将死的杨六郎心中复杂的情感以及各种

心事都作了充分交待。全剧 末一句“大限到万事休去见先人”，听

来更有一种灵空、悠远、的超然之感。

总的说，“杨派”的特色有很多。如果用书法艺术来比喻“杨

派”的话，那么，深沉低回的杨派唱腔，就象古朴的魏碑一样，韵味

浓厚而清醇，令人百听不厌。

说起杨宝森先生的艺术，很遗憾地，留给我们后人的只有一些

剧照和一些宝贵的录音，好像并未留下更多影像资料。而由于杨派成

熟较晚，有不少宝森先生的录音资料传世。我们只能从现在舞台上杨

派演员的表演、和老师的教学中了解到一些关于杨派艺术故事，同时

在老先生们的讲述中，也能窥视到杨先生的表演；比较万幸的是，在

为数不少的录音中，杨先生的演唱风格都比较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为

我们学习杨派的后人留下了很珍贵的资料。杨派的演唱，不仅有一种

深藏其中的“悲”，更有一种力量。其实在杨派的传承中，对韵味的

追求已很充分，众所周知，杨宝森以《伍子胥》为其代表作。从创作

主体角度说，他在自己的艺术道路上，从未间断过对《伍子胥》这出

戏的雕琢。刚推出此剧时，上海的观众听不惯他的低调门、沉郁的嗓

音，但后来他得到了孟小冬的肯定：“杨宝森的嗓子与余先生相反, 

只有宽没有高。他还是按余的唱法, 但把发声部位向前推了, 改变了

共鸣区, 扩大了音域, 避免了咽腔、鼻腔和额窦腔之间的‘提’与

‘拔’的发音技巧。而利用口腔共鸣将高音一滑而过, 另有一番韵味

儿。”说起这出戏，必须提到其中两个哭腔（亦有人称“鬼音”）。

一是“爹娘啊”，一是“我冷冷清清向 言哪”。杨氏的哭腔是极富

感染力的，字尾转闭口音并拔高音，与平常高音的效果截然不同。而

这两个腔，由于后面有接唱，并未拖很长。后面“子胥阀阅门楣第”

一段末，同样的词“爹娘啊”，由于后面没有接唱，“爹”字行腔从

容完整，整个哭腔堪称华彩，并与前面[反西皮散板]融为一体，成为

全剧核心唱段之一。

在堂兄杨宝忠和鼓师杭子和的帮助下，杨宝森在对唱段的整体

把握上，也很有建树。典型的一例就是《李陵碑》中的核心唱段。杨

氏以外的各家，大都沿袭老谭唱法，即[反二黄慢板]转[快三眼]，使

整个唱段在节奏上有一个“小跳跃”。而杨氏适当加快了前面的[慢

板]，使之与[快三眼]更流畅地衔接起来，从而整个唱段就有了没落将

军哭诉、心中越来越悲愤的面貌。发音、气口等技巧， 终就得到了

有韵味的演唱。但气势从何而来？也许这根植于一个更深刻的美学问

题：看似矛盾着的艺术特征，统一于形式。而这种“统一”，具体是

怎样的结构，各要素间的关系如何等等问题，是需要更深入研究的。

具体到杨派的传承问题，就是要把握好韵味和气势之平衡。这也许起

初很难，可以更侧重韵味，但 终必须归复到寻求平衡上来，因为这

才是杨派的完整的特征。

杨宝森先生可以说是去世之后才火起来，他创立的他的艺术流

派，是超前的，所以说当时还显现不出来，人们得有一个认识过程，

他英年早逝，后人慢慢的悟出来，杨派真是高超，记得上学时老师给

我看了《在余叔岩与周信芳之间》一文，在老生行的历史发展层面上

对杨派演唱作了一番分析。我自然没有这种高度，但喜爱、敬仰是有

的。杨派在当今的老生行当中处于中坚位置，在此届青京赛之中老生

组 多的流派就是杨派，可见杨派艺术的魅力，和感染力，跟我同时

代的青年京剧人为之着迷，为之疯狂，这足以证明杨派的魅力。他的

鼎盛自然有其深刻的原因。作为一名京剧人，我希望我更多的青年演

员，能把杨派艺术更好的继承与发展。现代人需要在纷杂的环境中，

工作的压力中解放出来，那不妨去剧院里听听京剧吧，听听先人们为

我们留下的那美好和动人的故事，“杨派”艺术要在深沉婉转的唱腔

中去欣赏，去沉淀我们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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